
陽光總在風雨後

本案是同學間因肢體語言糾紛引發之傷害事件，加害人二位：

花花，女性15歲學生，阿寬，男性17歲，校外人士，從事服務業，

是花花的男友。受害人安安，男性15歲學生，與花花是同班同學。

某日上午上美術課，安安從花花後面走過去，安安詢問花花是

否使用三星，花花答稱是，安安以「搖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」就離開

了。花花當下覺得受辱，於是透過男友阿寬為其討公道教訓安安。

當天下午花花下課約五點五十分許，商請同學俊俊邀約安安到學校

附近公園見面，安安到場後，花花質疑安安為何要嘲弄花花持有韓

國手機，安安立即向花花道歉，但當時阿寬衝出來上前打了安安臉

部一拳，安安當時毫無防備也沒有反擊，花花隨即也上前打了安安

一耳光，安安只是不停的道歉並沒有做任何回應。

從與花花母親訪談中得知，花花缺乏學習動力，經常放棄學習

項目，即或有想法但都以不知道作回應，事情發生後，花花始終表

現若無其事，但家人知道她心情煩悶。雖與阿寬交往，但是屬於不

成熟的感情。就花花母親的觀察，花花對於這件事相當懊悔，因為

第二天花花看到安安臉部包著紗布心中非常難過，並且與母親分享

不該出手打安安，希望向安安道歉。花花提到，男友阿寬之後向花

花表明，不該動手毆打安安，因為安安似乎是一位行為正當的人，

自認行為衝動失當，而花花自己也有同樣的感受，希望能夠向安安

道歉並尋求其諒解。

從與阿寬的父親訪談中得知，阿寬在中學被診斷出注意力不集

中症候群，有服藥，但因藥物副作用，醫生告知阿寬的身心發育可

能比同儕略晚一兩年，國中時與母親的互動產生嚴重的齟齬，以致

「同理」讓傷痛被看見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葉陶靜修復促進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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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高中輟學外出打工維生迄今，平時在加油站打工，其姐姐也會將

部分薪水供應阿寬花用，本質上在外生活並無惹事生非的紀綠與行

為。此次事件可能因為要展現男子氣概而出手傷人，但阿寬與父親

溝通得知阿寬相當懊悔，對於陪同出席修復會議相當主動，阿寬的

父親表明非常樂意參與修復會議，因為需要向對方家長表達歉意。

安安由父親陪同進行會談，在會談過程中，促進者覺察到安安

表情不自在且不停看錶，當下促進者問安安是否很緊張，在徵得其

父親同意下，單獨與安安會談，透過促進者安撫，安安不斷拭淚，

終於道出這段期間心理真實的感受，事件發生時，安安腦子一片空

白，只有難過加上害怕；一方面擔心父親會作出激動的行為；另

方面需要面對在學校同學的異樣眼光（事發後安安臉部包紮的難

堪），事實上已有許多同學不再理他，甚至影響他的是，日前面臨

大考的不順利，現在處於沒有學校可念的景況，讓他很挫折！雖然

他目前靠運動打藍球來排解，但事件沒有解決，讓他頗受煎熬！安

安表明不願再面對花花及阿寬，只希望該事件趕快落幕，對方賠償

其所受的醫療費用就好！促進者再次曉以修復的真正意涵乃在透過

對話還原真象，協助雙方療癒創傷，恢復平衡及復原破裂的關係。

促進者接續強調，對方在事件發生同時，也處於很害怕、很孤單的

景況時，頓時看到安安鬆了一口氣，稍緩他積壓許久的壓力！最後

安安表達希望由奶奶陪同。

之後促進者再單獨與安安的父親會談，除了讓安安父親了解與

安安單獨會談的內容外，另外，也告知與對方會談的大概情形，安

安的父親不以為然且強烈質疑對方的動機，安安的父親強調，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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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的是，事件發生後，尤其阿寬的法定代理人避不出面，學校一幅

要息事寧人，處處推說要找已畢業同學的家長的種種難處，再加上

警察機關之人員，認為該事件是小事一樁，讓安安父親很不是滋

味！促進者轉而回到安安身上，向安安的父親說明，司法歸司法，

但促進者比較關切的是安安的狀況，若隨著期間的拉長，安安的心

理創傷有可能會逐漸產生習得無助感，持續沈浸在被霸淩的狀態之

中！安安父親從氣憤的情緒轉而平和，回應：「當天會議出席的人

員要對，會議內容沒有設限，願視情況而定」。

約二週後，徵得安安父親同意下，再次與安安會談，安安較前

次開朗許多，話也多了，安安主動告訴促進者，自上次會談後，靠

著不去想它，繁悶的心情已較前輕鬆多了！對事件所帶來的挫折，

安安靠的是忍、打球運動、不去想它。安安對事件的期待，表明：

希望對方不要再霸淩他、該賠的就該賠以及希望儘快解決。安安開

心告訴我，他已考上與他父親念的一樣的學校。另外，安安同意會

議分二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先由安安，花花及阿寬進行，第二階段

再由其父母參與進行對話。

二位促進者在進行約三個月的會前會準備後，評估可進入對話

會議，在對話會議中，有幾處轉折：

第一是當孩子們及家長一起進行時，孩子們很難表達內心想說

的話，故促進者在徵得家長的同意下，先進行孩子們對話，開始時，

大家也還是不多言，待促進者引導以同理心來表達真誠，例如：提

問花花：「當安安最在乎的同學情誼如何再繼續？安安已表達三年

的同學感情不應該如此，請花花想想，若以同理角色聽到安安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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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時，感受會是什麼？妳的真誠可以讓安安從受傷害的恐懼中走出

來」，花花思考些許時間，當花花真誠的表白後即打破花花與安安

的心結。另外，阿寬也主動向安安說，「我不知道為何要打你，但

我出手後就後悔了，因為我好像打一位老實又善良的人，我要向你

道歉．．．」

第二是，安安聽完後，接受花花及阿寬的道歉並主動起立分別

與阿寬、花花握手。

第三是，家長在協商賠償金時，非常平和且同意將一半款項捐

給公益團體。雙方於簽署協議書後，安安及其法定代理人拋棄對花

花、阿寬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民事求償，並撤回對花花、阿寬的刑事

告訴。

非常謝謝地檢署交付本案，在修復式司法過程中，筆者時時提

醒自己，在協助的是「人」，而不是在處理「事情」。當事件

發生時，傷害已造成，傷害背後的恐懼、害怕、退縮、無助等，

對遭受霸淩者，在心理，行為上均會呈現出來，所以傷害需要

被聽見、被看見，當然首先『同理』很重要，先同理自己，才

有可能同理他人。非常謝謝花花及阿寬勇敢面對事實、承認羞

恥感、安安勇敢說出受傷的感受。

在訪談過程中，讓家長洞悉，親子關係的疏遠及家庭呈現「關

心的疏忽」盲點，透過修復會議，有機會讓大家真誠對話，使

傷痛在雙方的心中，得到真正的復原。

撰 稿 人 小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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